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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

今津纪游

　　一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我们人类好像都有种骛远性。当代的天才，每每要遭世人
白眼。意大利诗圣但丁，生时见逐于故国，流离终老，死后人始
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。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，生时
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，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。这种
要算是时间上的骛远性了。空间上的骛远性，我把我自己来举
个例罢。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，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，却不
曾攀登过峨眉山一次。如今身居海外，相隔万余里了，追念起故
乡的明月，渴想着山上的风光，昨夜梦中，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
顶，在月下做起了诗来。

不再扯远了。我来福冈市，已经将近四年，此地的博多海
湾，是六百四十年前，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。当时
日人在博多湾沿岸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。九年前在东京一高
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，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，尚有一片防垒
残存，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。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
访，凭吊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战地。

我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初到日本的时候，是由火车穿过万里
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。火车过山海关时，我在车中望见山上蜿
蜒着的城垒，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，而今人之碌碌无能。后



我

的

日

本

印

象

４　　　　

日读雷沫尔（Ｐ．Ｒｅｍｅｒ）所著德国的诗人利林克龙（Ｌｉｌｉｅｎｃｒｏｎ）
传，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（Ｐｅｌｌｗｏｒｍ）上做堤防总督的时
候，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，定然在高堤上，临风披襟，向着汹涌
的狂涛，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。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
度之感发，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，何不由山海关下车
登高壮观，招吊秦皇蒙恬之魂魄？我至今还在渴想……唉！这
也算是一种骛远性的适例了。我在福冈住了将近四年，守着有
座“元寇防垒”在近旁，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，又在渴想着踏
破万里长城呢！

元寇防垒，日人所高调赞奖的“护国大堤”，在我想像中以为
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差堪伯仲。守此而不登，岂不是骛远
性之误人乎？

　　二

今晨八点钟，早早跑上学校里去，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
才是休讲，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，突然迟延了的一样，我
反而没法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。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
馆，把一两礼拜前的报纸随手翻阅，觉得太无聊了。我想起今日
的课程，都是不愿意上的，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不能
不出席，我何不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，走到个甚么地方去，或者
我亲爱的自然，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。

市外的西公园，自从前年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，我们曾同去
游逛过一次以来，我已两年不去了。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，园
内有些梅花，定已渐渐开放，能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，坐在那园
中高处，看望太阳光下的海波，也正是无上的快心乐事。不错，
我便往西公园去罢！我才一动念，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
我运出了校门。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。

电车西行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，到了西公园。我下车徐徐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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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门步去。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东行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
包向着西走，我又穿的是制服，戴的是制帽，行路的人好像都在
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。我不是磨房的马，定要瞎着眼睛受人
驱使吗？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！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
心，我还没有走到园门，骛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。西公园离今川
桥只有一区的电车，到了今川桥再坐几站轻便火车，便可以达到
今津。走熟了的地方有甚么意思哟？“元寇防垒”！“护国大
堤”！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古战场！去罢！去罢！去学
利林克龙披襟怒吼！

我又坐上了电车。没有几分钟的光景，电车已经到了终点。
我从今川桥下车，往轻便铁道的驿站———名目虽叫驿站，但只是
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———上去买车票。我检查我的钱包，
只有五十钱（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）的一张纸币。

———“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？”
———“要二十四钱。”
———“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。”
———“要四十八钱。”
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，他给了我十六区的车票，找了我两个

铜板。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，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，是分区
零买的。他指示着车票上的站名向我说：从此处到今宿是八站
路，一站四钱，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。

我问：“渡船钱要多少？”
他说：“要三钱。”
我听着吃了一惊，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，今天的计划，不

是完全成了画饼吗？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寻，另外又才寻出一个
五钱的白铜小币。啊，好个救星！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
商队，突然遇着了Ｏａｓｉｓ（沙漠中膏腴之地）了！驿站中待车的人
很多，火车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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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的不好洁净，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
不整饬，就好像是世界第一。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，除去
几条繁华的街面，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，所有的侧街陋巷，
其不洁净、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。风
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。一下雨，全街都是泥淖淋漓；一刮
风，又要成为灰尘世界。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辇些细
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，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
代用。隔不许久，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，又要变成了泥浆了。驿
前的街道，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。街心的四条铁轨，差不多要埋
没在泥土中了。街檐下的水沟，水积不流，昏白色的浆水中含混
着铜绿色的水垢，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。驿旁竟
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，摊上堆一大堆山榛，妇人跪在
地上烧卖。这种风味，恐怕全世界中，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
国民才能领略了。

坐在站中，望着外面杂沓喧阗的街市，无端地发出了这段敌
忾心来，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，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，真是
无法医治呢。

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，金钱一富裕的时候，总要涌出些奢侈
欲望来。我无意识中又在一个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
币，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。火车轮船要运转时，煤烟是
不可缺少的原动力；人要去旅行时，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。我便
花了八个铜板，买了一包纸烟、一匣洋火，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
起来。可怜吹吐还不上半支，我的脑天早已昏昏蒙蒙了。滚蛋
罢！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，把剩下的半支纸烟，愤恨地投在水
沟里去。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，还在混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。

　　三

小小的火车头，拖了两乘坐车走来，肮脏的程度，比上海



今

津

纪

游

７　　　　

“大众可坐”的三等电车还要厉害。车中拥挤得不堪，如像才
开封的一匣洋火。我上车得早，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了一个座
位，但可恨一位不客气的中年人，竟来加上楔头，坐到我左脚
的大腿上，我好像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，就使有拔山之力，
也只好徒唤奈何了。

汽笛放起猫叫声，火车已经开动起来。
过了一个停车场，两面的街市已经退尽，玻璃窗外开展出一

片田野。田地尚多裸身，有的已抽出麦苗，长达四五寸了。远山
在太阳光中燃烧，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样。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
子上来热腾腾地。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，指点沿线的各处小
小的工场，和着车轮的噪音，高谈阔论，谈吐多不可辨。

又过了两个停车场，车上渐渐稀疏了。到了一个小小的村
落，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馆，戏目的招贴立在馆前，怪刺目地挂
着种种的广告画。出村，落入松林中。检看票上站名，知是“生
之松原”。松原一面沿海，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，点点
的明帆，昏昏的岛影。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。背海
一面，树甚深远，除了无数退走的树干外，别无所见。在这种晴
和的天气，能偕个燕婉的女友，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，怕更会是
件无上的快心乐事罢。

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，走出海岸上来了。海水一片青
碧，海天中有几只白鸥，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，盘旋飞舞。有
的突然飞下海面，掠水而飞，飞不多远，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。

火车到了今宿站。
我从今宿下车，问明了渡船所在。从今宿市中穿过，又向西

走入一松林中。松林无人，阳光洒地，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偕
行，只有我自己的影子在跟着我走。啼鸟在空中清啭。走过松
林，又走到一座小小树落，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，席地，坐
在太阳光中缝纴。出村，又走到海岸上来，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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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在一座浅峰之下。渡船已开，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。渡家中
的时钟，已经十一点过了，时间不可不利用，我早就受了自然的
窘迫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。我便转入渡家后
的厕所中去。

我踞在厕所中，一面解决问题，一面想起前两天Ｂ君向我所
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———Ｂ君哟！我在这种地方怀念起你来，
你恕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罢！

Ｂ君说：南洋地方大小便所，都是立在河边，放出的大小便
听随流水冲去。日本人的便房叫“河屋”（Ｋａｗａｙａ），这正是日本
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。

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，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
象。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！这种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
表现艺术，于民族风俗史上，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！

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：
———恋爱者何？是一种自然的要求，如像人小便一般，不得

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。
笑话！笑话！在这壁画蔚然的“艺术之宫”再沉吟得一刻的

时候，渡船怕又要开走了！

　　四

今津是在系岛郡上。系岛原来不是海岛，是与陆地相连。
渡船在海湾中过渡，海水异常清彻，有点像西湖。因为没有带张
地图来，上了岸后，竟把地方走错。问了多少行人，走了多少枉
路，我才走到了今津。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，我在村中
旋来旋去，只想朝外海边走，却只在村中盘旋。最后走到一家卖
花邮片的铺店门口，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，有一张是
“胜福寺的蟠龙松”，有一张是“元寇歼灭碑”，有一张就是“元寇
防垒”了。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照片，我不禁大失所望。啊！这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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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”吗？一条杂乱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
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。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，站
在这种大堤上，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。

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，近在店旁，叫我去看蟠
龙松。

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，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
天然纪念物的消息。关于此树，有一浪曼谛克的口碑流传。说
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（ＡｓｈｉｋａｇａＴａｋａｕｃｈｉ）来到九州
的时候，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盛名，亲来拜访。禅师
旁乃有一窈窕的婵娟侍坐。尊氏大惊，怒骂禅师品性恶劣。禅
师自若，而美人惭愤，跳入庭前池水中，化为大蛇，蟠松而逝。

外史氏曰：迂哉！迂哉！足利尊氏也！不知色即是空，空即
是色。

迂哉！迂哉！侍侧之美人也！不知种种声闻，都如泡影。
这种无稽的传说，总觉得有种葱茏的诗意，引人入魔，但是

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，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，午后两点钟起
还有检眼实习，我没有在梦境中低徊的余裕。

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，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，终竟走到了
最后的目的地点。松林外沿海一带砂堤，上有乱石狼藉，我把
照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，我才知道就是所谓“护国的大堤”！
冤哉！冤哉！浪曼谛克的骛远性之误人也！但是周遭的自然
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。我坐在乱石上，在防垒照片
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。

———堤长不过百丈。堤上狼藉些极不规则的乱石，大者如
人胸廓，小者如人头首，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，最高处仅及股
臀关节。

堤前为海湾，堤后为松林，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。海风清
爽。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，树木甚苍翠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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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湾中水色青碧，微有涟漪。志贺岛横陈在北，海中道一带
白色砂岸，了然可见。西北亦有两小岛，不知名。海湾左右有岩
岸环抱，右岸平削如屏，左有峰峦起伏。正北湾口海雾蒙蒙，中
有帆影，外海不可见。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，其上又有一片白色
卷层云，又其上天青如海。

太阳当头，已是正午时候。
堤前砂岸，浅草衰黄。有长椭小蝇在日光中飞绕，无力。
茅屋几椽，已颓圮，疑是渔人藏舟之处。———

邮片已写满了，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，元舰四十艘，元军十
万余人，竟会于一夜之间，突然为暴风所淹没，不可抗的终是自
然之伟力了。我又想到了杜牧之咏赤壁的一诗。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在堤前沉吟了一回，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出一枝
沉沙的折戟。折戟虽没有，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，左右两
横突起，开张如蝶翅，上关节突起，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，我断定
它是牛脊的腰椎骨。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，或者便是元
军载来的水牛残骨，也说不定。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，又想去攀
登那右手的狮头峰。

　　五

狮头峰余势，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，上有一碑，

碑题“元寇歼灭之处”五字。碑前有纪名铜柱，上题“大正四年十
一月建”。（大正四年即一九一五年。）碑下有石栏环绕，周围有
几处竹栏，各围浅松一株，是些贵族、华族的纪游品。坐石栏上
四望，三面均被海水湾环，只有防垒后的一带松原低地几于与水
面齐平，此地在千年之前，当然是绝立的孤岛，系岛郡之名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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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见。所谓护国的大堤，或许只是防水的水堤，被人附会历史的
名迹。转入碑后，碑后亦有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等字样。

舍碑，向山脊行去。山路高低不平，渐登，气渐促，喉嗓渴不
可耐，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。登山决不是件乐事，以为怕要到
峰顶了，山路一转，峰顶依然还在上头。如此屡受欺骗，亦只得
鼓舞余勇而登。热，汗流，渴，气促，心搏亢进，筋力疲劳，好像得
了心脏病的一样。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。遇山樵数
人，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。将至绝顶，有小小一座神
社，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。纪游者的芳名，题满外壁。在神
社前坐息，勇猛的心脏，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。心气渐渐平复
了，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。狮头临海，古松森森，秃石累累，俯瞰
海湾，青如螺黛。有渔舟一只，长仅尺许，有两人在舟中垂钓。

唐人太上隐者有《答人》一诗

偶来松下坐，高枕石头眠。
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

他这第一句，我实际办到了。第三句，我也实际办到了，因
为我没有带表来。但是我的懒惰工夫，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、忘
年忘命的程度。我午后二时起，还有两点钟的检眼实习不能不
出席，我看见日脚偏西，纵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，我的脚也不肯
唯唯听命了。

我正站立起来，打算要走，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，
使我大吃一惊。上来的是两位工人。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，
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。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，决意从那两位
工人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。路极隘，攀援树枝而下，路尽处，
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，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。

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？一人向我乞火，我把火柴给了
他。啊，这两个工人，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，这不是段绝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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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佳话吗？就好像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、恪拉芬里德两少
女邂逅相遇，就好像郑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，那岂不是不枉了我
今日的此行了吗？……

古人说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。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看
来，倒是从恶如登，从善如崩了。我此处所谓善恶，不消说是以
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。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，受尽种种良心
上的制裁，做出一种恶事，心里所受的不快，怕与登山时的苦楚
无甚增减。偶尔做出一件善事，心里所生的快感，也怕和这下山
的快感无甚损益。

上山时那么困苦，几乎如像害了一场大病；一到下山，就好
像在滑冰的一样，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，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
掌。飞，飞，飞，我身轻如鸟，听凭山道的倾斜，把我滑下山来。
真是舒服，真是舒服，只可惜喉嗓终是有几分渴意。

　　六

取捷径趋向渡头，渡船又已开了。在渡头近旁小店中，买
了一瓶荷兰水。啊，甘露！甘露！瞥眼看见店内的挂钟，已经
是午后二时了，完全出乎意外。早知是这样，我又何苦那么着
忙呢？恨不曾往胜福寺内凭吊婵娟之魂，恨不曾在狮子山巅高
枕石头一睡！

坐店的是一位不满二十的女子，Ｂ君———又是Ｂ君，Ｂ君哟！
你恕我不客气，滥引你的雅言了！你说：“只要是处女，便是美
人。”不消说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。我又向她买了十钱的饼
干，她称的分两，分外足实呢！我说：十钱的饼干真是不少！她
微微地向着我笑。

有匹黑花的白狮子狗儿坐在街心看我吃饼干，好像很有几
分垂涎的意思。我便投了一个给它，它才兀的惊立起来，哼哼地
向我恨了两声走了。它怕把那个饼干当成了小石子罢？这位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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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狗儿，我佩服它有些道德家的气质。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
者流，突然看见赤裸裸的纯真无饰的艺术品时，有不反射地唁唁
狂吠的吗？

午后的海水，又是一般气象了。好像圆熟了的艺术家的作
品，激越的动摇，烘腾的气势虽然没有，但总有一种沉静的诗情
荡漾在上面。潮水渐渐消退了。渡船将要到时，突然搁起浅来。
此时对面又开出一只渡船，船缘上坐着两位女子，梳的是最新流
行的“七三分”头，一位披着白色的毛织披肩，一位披的是狐皮。
她们本是背我坐着的，紧相依傍。她们看见我们的坐船搁浅，都
偏过头来。我的视线同她们觌面相值。啊，这真是郑交甫遇着
江妃，卢梭遇着雅丽、恪拉芬里德了！要是她们的船搁了浅的时
候，我定要跳下水去，就如像卢梭涉水至膝，替雅、恪二姑娘牵马
渡溪的一样，把她们的坐船推动起来。是夕阳光线的作用吗？
还是她们看破了我的隐意呢？她们的眼眸中总觉得有几分羞涩
的意思。我真羡慕卢梭！他真幸福！他替雅、恪二姑娘牵马过
溪之后，被二女殷勤招待，骑在恪姑娘马后，紧抱着她，同到初奴
别邸燕欢一日。他在花园中攀树折樱桃投向她们，她们又反把
桠枝投向树上去打他。他在雅姑娘手上亲了一吻，雅姑娘也没
有生气。啊，幸福的卢梭呀！……

船动了！不要再空咽馋涎了罢！
浪曼谛克的梦游患者哟！淡淡的月轮在空中发笑了。

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
（选自《学生时代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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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

日本的衣食住

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，只在东京住了六年，所以对于文
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，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，有时想到
或是谈及，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。这里边
恐怕有好些原因，重要的大约有两个，其一是个人的性分，其二
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。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，那里民生
寒苦，冬天屋内没有火气，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，吃的通年不
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，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
生活，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。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，凡
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，我们反对清朝，觉得清以前或
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，何况更早的东西。听说夏穗卿、钱念劬两
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，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，常指
点赞叹，谓犹存唐代遗风，非现今中国所有。冈千仞著《观光纪
游》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：
“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，把玩不置曰，此犹晋时笔法，宋

元以下无此真致。”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。我们在日
本的感觉，一半是异域，一半却是古昔，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
在异域的，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，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
不相同也。

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，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，可
谓不察之甚。《观光纪游》卷二《苏杭游记》上，记明治甲申（一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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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四）六月二十六日事云：
“晚与杨君赴陈松泉之邀，会者为陆云孙，汪少符，文小坡。

杨君每谈日东一事，满坐哄然，余不解华语，痴坐其旁。因以为
我俗席地而坐，食无案桌，寝无卧床，服无衣裳之别，妇女涅齿，
带广，蔽腰围等，皆为外人所讶者，而中人辫发垂地，嗜毒烟甚食
色，妇女约足，人家不设厕，街巷不容车马，皆不免陋者，未可以
内笑外，以彼非此。”冈氏言虽未免有悻悻之气，实际上却是说得
很对的。以我浅陋所知，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
黄公度，《日本杂事诗》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，已是五十六年前
了，诗也只是寻常，注很详细，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。卷下关于
房屋的注云：
“室皆离地尺许，以木为板，藉以莞席，入室则脱屦户外，袜

而登席。无门户窗牖，以纸为屏，下承以槽，随意开阖，四面皆
然，宜夏而不宜冬也。室中必有阁以庋物，有床笫以列器皿陈书
画。（室中留席地，以半掩以纸屏，架为小阁，以半悬挂玩器，则
缘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。）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，昼常掩门
而夜不扃钥。寝处无定所，展屏风，张帐幕，则就寝矣。每日必
洒扫拂拭，洁无纤尘。”又一则云：
“坐起皆席地，两膝据地，伸腰危坐，而以足承尻后，若趺

坐，若蹲踞，若箕踞，皆为不恭。坐必设褥，敬客之礼有敷数重
席者。有君命则设几，使者宣诏毕，亦就地坐矣。皆古礼也。
因考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。《三国志·管宁
传》，坐不箕股，当膝处皆穿。《后汉书》，向栩坐板，坐积久板
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朱子又云，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
像，皆膝地危坐，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。今观之东人，
知古人常坐皆如此。”（《日本国志》成于八年后丁亥，所记稍详
略有不同，今不重引。）

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。这却并不由于好古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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